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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前沿 
 

本报记者  李海峰  王林 
 

  他是中国最早倡导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民俗学家之一；他是最早参加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作的中国学者；他在联合国官员、专家面前的一席简短演讲，为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

有的权利作了有效的呼吁和维护；他曾数次上书中央，提出轰动全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大建议；他的名字叫———乌丙安。 
  来到乌丙安教授的家中时，他刚刚从黑龙江开会回来，看上去心情不错。他说这次的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很有成果，我国向世界公布了 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乌丙安告诉记者，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历来都坚持，任何国家只能两年申报一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对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讲是极不公平的。经过近几年的积极

努力，我国赢得了可以将备选世界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公诸于世的权利，有了向世

界展示那些宝贵遗产的平台。乌丙安越说越激动，我们的聊天也就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开始

了。 
  “陈芝麻烂谷子”中的文化价值 
  作为长期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学者，乌丙安对于目前我国的民间文化遗产状况，

有忧虑，也有欣喜：“我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家底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遭到过劫难。‘文革’十年，

把代代相传的优秀民间艺人、匠人的技艺传承给斩断了。保留下来的优秀艺人，我估计连一半也

不到。比如东北大鼓大师级的人物霍树棠，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徒弟、亲人都受到了

牵连，目前只有他的孙子霍大顺和极个别的艺人继承了东北大鼓艺术，他们如今也只会唱很少几

个段子，还都是新段子。即使这样，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他们不明白，

这些东西曾是全东北民间最喜爱的先进文化艺术品种，是农耕文明历史上的先进文化，他们轻视

民族、民间的艺术创造，认为当今历史就是要淘汰这些东西，这显然是很错误的。我一直认为大

量民族的民间的优秀文化艺术是很重要的文化，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文脉，是亿万

民众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决不应该把它斩断！” 
  让乌丙安感到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和民众上下一体已经开始重视起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这件

事，并且有了喜人的成效。2005年 6月，我国作为第六个签约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2006年 6月，在中国遗产日到来之前，我国终于将第一批 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向世界公布。但是，乌丙安认为，从总量上看，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还只是初步的，与五千年文

明古国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5分钟闭幕词赢得 7次掌声 
  上个世纪 80 年代，乌丙安先后 7 次去日本讲学。在日本，政府和民间对无形文化财产的全
面成功的保护让乌丙安特别感慨。他发现日本人的普遍心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

根基、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回国后，乌丙安开始为保护我们自

己的民间文化而努力。他参与了编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一做就是 10 年。那时，他
又去韩国、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多次讲学访问，这些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深深地触

动了他。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以民间团体为主体，乌丙安和几位同仁带头发起了抢救民间
文化遗产的倡议。2002年，乌丙安和冯骥才等带动国内百余专家发起了抢救民间文化的行动，他
们遍访全国各地的古镇、古村落，考察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的老根据地，为保护民间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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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举行会议大声疾呼。他们的努力渐渐得到了积极的回应。2002年底，一次由国家文化部组织、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有联合国官员和国际、国内顶级专家参加的，关于人类和非物质遗产

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乌丙安被邀请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并以与会代表中年龄最长的学

者身份被推举在那次会议上致闭幕词。 
  在此之前，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一直坚持的规则是：“文化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两年只能申报

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乌丙安为此在闭幕词中为弘扬中国文化遗产向联合国官员鸣

不平：他强调，“在国际政治上，国家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文化上，大小

国家的发展从来就是十分不平衡的，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异常丰富，申报额度应该以优秀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为依据裁定。现行规定是一个歧

视文化大国的不公平的规定，应该修改。否则的话，中国最优秀的世界级遗产恐怕几百年以后也

申报不完。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在这次大会上，乌丙安讲话底气十足，充满激情，5分钟的发
言竟赢得 7次掌声。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国家文化部首次聘任包括乌丙安在内的两位专家共同参与指导，正式

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两年后，联合国的规定终于有了放宽：中国加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可以将备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遗产名录先公布于世。这样，中外类

型相近的申报项目就有了比较和相应的参照，得到国际认同。 
  “申报端午节世界遗产”内幕 
  谈起 2004年沸沸扬扬的“申报端午节世界遗产”事件，乌丙安缓缓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年 4月初，他参与了在北京举行的对包括端午节节日民俗在内的民间文化保护项目进行筛选的
工作，但最终确定的 39 个保护项目中却没有端午节。就在此时，乌丙安接到韩国江陵市市长发
来的邀请书，邀请他参加江陵市庆祝端午节的典礼，并由韩国著名教授电话敦请他一定要来，因

为韩国要将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撂下电话，乌丙安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他

连夜给文化部两位部长各写去了一封特快专递信。在信中，乌丙安紧急建议关注友邻国家申报端

午节世界遗产的举动，同时赶快启动我国端午节节日民俗的保护项目，因为中国有 29 个民族 12
亿 5千万人在过端午节。 
  不久，《光明日报》在学术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登载了乌丙安这封信的详细论证和说明，但

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乌丙安紧急呼吁的文化信息，结

果引起轰动效应。乌丙安在一天之内接到了 300多个电话！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
网站蜂拥而至，将乌丙安推向“申报端午”事件的风口浪尖。 
  然而，在喧嚣背后，人们并不清楚乌丙安内心的真实想法。乌教授说：“我写信的本意是呼

吁有关部门重视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因种种原因

并没被当回事。不过有些报道就变了，什么‘抢注端午’、‘捍卫端午节’⋯⋯这是对联合国一些

章程规定的不了解。要知道，‘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由于几千年的世界性流传，

具有了‘文化共享性’，和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独有性是有区别的。他国申报了，我们还

可申报，即使联合国批准了，我们也可以再申报，只是谁先报和谁后报的差别。” 
  乌丙安说，韩国江陵市的“端午祭”在 1967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级第 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
产”而予以保护。在韩国过的那个端午节让乌丙安印象深刻，原汁原味的典礼仪式和炫目的传统

歌舞，无不显示着韩国人对端午节的历史尊重和人文理解。2005年 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
正式被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5月，我国终于正式批准湖南汨罗端午节、湖北秭归端
午节和江苏苏州端午节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予以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在哪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奔走呼吁了这么多年，乌丙安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这个问

题，他的回答很干脆：缺钱。乌丙安说：“现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财政每年投入

2000万元，这实在太少了，简直是杯水车薪。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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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否则，保护遗产就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现在有的整村整村的文化遗

产都在出卖啊！被人买走的都是一些瑰宝，买了就用集装箱运到国外了。中国没有民俗博物馆，

说不定有一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就可能是在某个发达国家召开了。这让人警觉啊！文化

安全、文化主权不容忽视，当务之急是应就此尽快立法。” 
  除了钱，乌丙安觉得人才是另一个困难。他认为，必须采用快餐的办法对人才进行培训。保

护是持久的，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要一直保护到与人类共存亡。他还认为，

保护民间文化，必须优先保护老艺人和他们的技艺传承，帮助老艺人把技艺真正地传下来。各级

政府要在传承人保障方面考虑得更多、更实际，比如给他们提供和创造一些必要条件，让他们带

徒弟。传承人最大的特点是传承，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如果不抓紧保护和抢救，再过 20 年，就
会有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为乌有，就会出现“人亡歌息、人亡艺绝”的千古遗憾。 


